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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我第一次在七曲山听文
昌洞经音乐，感觉到有一种明亮的忧伤，
清醒而苦闷。据史料介绍，文昌洞经音乐
起源于南宋乾道年间，至今已有800多年
的历史。它以道教音乐为基础，同时融入
了大量的佛教、儒教音乐的元素。

唯有忍着心去倾听这来自远古的声
音，听着听着，就会有一会儿如雷鸣虎啸，
一会儿如雪崩龙吟；一会儿引吭高歌，一
会儿低音抽泣的感觉。有时我在想，这远
古的东西，神奇就神奇在它有着无形而尖
锐的力量，深不可测。

我记不清楚自己听了多少次洞经音
乐，而每次听完后，还真的觉得它保持着特
别的原味原汁，领略到古代的声音、古代的
音色和古代的风度。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吧。

和洞经音乐传人交往，方才知道他
（她）们的“三老”是咋回事。“三老”就是
老年人、老曲谱和老乐器，以吹奏、拉弦、
弹拨和打击四大类民乐器为主合奏。演
奏前必须做到“三礼”：一净手，二上香和
三礼拜，然后才能演奏。演奏前，演奏中
和演奏结束后，均不得嘻哈打笑，交头接
耳，始终保持庄严、肃穆、虔诚。

这些洞经音乐人并不都是受过专业
训练的，也并非都是梓潼本土洞经音乐
的传承人。

1948年5月出生的仇兴嘉是梓潼本
地人，他1964年读初中时开始接触音乐，
最初是学吹竹笛，读高中时又改学二胡，
得益于驻守梓潼的部队宣传干部乔通和
的言传身教，仇兴嘉的演奏技艺提高很
快。后来他参加了“红卫兵文艺宣传队”，

到梓潼各地巡回演出。仇兴嘉主要擅长
拉弦乐（京胡、二胡、板胡），兼学扬琴、中
阮和打击乐。1998 年梓潼民间恢复洞经
乐团，仇兴嘉才加入，成为踏入神奇的洞
经音乐之门的土生土长的音乐人。

现任七曲山洞经音乐团团长的郭荣
今年 59 岁，原籍山西，出生于阿坝州金
川县，他在父亲的熏陶下爱上了音乐。7
岁时就能用口琴吹语录歌、主席诗词之
类，12 岁就能吹《红灯记》、《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调子。没有专业
人士的指点，只在广播里听、学，只要听
上两三遍就会吹了。后来他父亲的工作
变动，全家迁到梓潼。不管在哪里，也无
论做什么职业，他都是一个音乐人。2005
年4月，郭荣经人介绍加入洞经乐团，一
干就是13个年头。

我知道，文昌文化的音乐表现形式
是文昌洞经音乐，文昌洞经音乐即文昌
洞经古乐。英国音乐博士李海伦（Helen
Lee）对文昌洞经音乐有着十分浓厚的兴
趣，她花了许多时间搜集了大批宝贵的
文昌洞经音乐资料，并据此写出了高水
平的博士论文。她说：“洞经音乐是中国
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
的金钥匙。它的确很美，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世界。”

据史料考证，《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
洞仙经》简称《文昌大洞仙经》，是道教

《大洞真经》传本之一，出自西蜀，原经五
卷，以济生度死、消灭延寿为宗旨，强调
设斋诵经，以行善积德为修行之要，劝人
安守本分，实为宋元时期道教劝善说教书
之一。那么文昌洞经音乐源于弹演《文昌

大洞仙经》，是以崇祀文昌梓潼帝君为主
的音乐。经文弹演时，往往都是采用说唱
相间、散韵结合、叙述与赞颂交织的形式，
主要以梓潼七曲山的庙事活动为背景，以
劝善戒恶、济生度死、消灾驱邪、延年益寿
为宗旨，强调忠、孝、仕、慈，积善积德。

洞经音乐使用的主要乐器是笛子、
唢呐、二胡、板胡、碰铃、檀板、小锣、小
鼓、洞箫、引磬、苏钹等40余种，在演奏之
前，演奏人员要沐浴、更新衣，净脸净手，
焚香、念咒和叩首。使用乐器按一定的位
置摆放好，不能有错乱，以示洞经音乐演
奏的庄重和洁净。

其实，这也可以说算是洞经音乐神
奇的境界。

在梓潼，洞经音乐“乐棚”即现在的
洞经音乐团，30余人左右。随着时代的变
迁，洞经音乐这一民间瑰宝也变得丰富
起来。如演奏的曲目既有《赞文昌》《上香
曲》《普安咒》《正行香》《接送曲》《登天
梯》《南清宫》《文昌出巡》《桂香颂》《洞经》

《七曲》《敬亚子》等宗教仪式音乐，也有
《天女散花》《梅花三弄》《步步娇》《水龙吟》
《水落音》《山坡羊》《武陵花》《浪淘沙》《柳
叶青》等抒情壮怀的曲调，甚至还有《柳青
娘》《哭长城》《柒红尘》《醉太平》《苏武牧
羊》《汉东山》《将军令》等故事性极强的曲
目，早就留在游客和专家的记忆里了。

演奏洞经音乐时，经腔与曲牌配合，
“谈”、“诵”用于韵文（诗章、赞颂、偈语）
等，以音乐配合歌唱，这类曲调叫“经腔”
即“经曲”，是洞经音乐中的声乐。谈诵韵
文时，唱、奏结合，声、乐结合，使玄妙的
经义优美悦耳、激动人心。“讲”即是说

白，也注重腔调和节奏，但无乐曲。“读”指
照念玄文、诰表之类，用音伴奏，但只是配
音朗读而不歌唱，意在增强韵味，加深感
受。器乐用得更多、作用是更为突出的还
是在宣谕过程中的各种仪式，包括“开
坛”、“收经”，皆有相应乐曲演奏，意在渲
染气氛，烘托场景。伴读音乐和仪式音乐
构成了与作为“经腔”的声音相应的器乐
曲，是洞经音乐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阳春三月，在与洞经音乐人仇兴嘉、
郭荣交谈时，我才晓得大乐曲牌、细乐曲
牌和锣鼓曲牌这三种曲牌是洞经音乐不
可缺少的核心。只要在现场，就可以耳
目一新。大乐曲牌由吹打乐器演奏，以
唢呐为主奏乐器，配以笛子、芦笙等管
乐或鼓锣、芒锣等多种打击乐，音乐高
亢洪亮，激越奔放，令人惊醒、振奋。细
乐曲牌由丝竹乐器演奏，以笛子为主奏
乐器，用芦笙、洞箫、胡琴、弦、琵琶、古
筝、扬琴等参奏，并配以木鱼、板鼓等轻
型打击乐，突出节奏感，旋律清丽婉转，
优雅缠绵，使人陶醉入迷。锣鼓曲牌用
多种打击乐器演奏，音乐刚健、粗犷、热
烈，听了叫人心潮澎湃。

好的音乐对于人们，就是最好的良药。
说真的，在谈论梓潼文昌洞经音乐

时，我并不在乎它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只想说，它的存在本
身就是一种神奇。而在这种神性的音乐
深处，有着深刻的哲思。

准确的说，文昌洞经音乐不仅有宗
教，还有哲学！

（作者系著名先锋诗人、中作协会
员、沙汀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声音里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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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父亲的黄荆条子中长大
的。摔烂碗、打破水瓶要挨打，识不好
谱、写不好字要挨打，当然考试考差了
必遭黄荆条子伺候。

期末考试前的星期天，父亲忘了
我星期一考试，带我和他去钓鱼，因为没
复习，成绩降了一截，父亲不由分说又是
一顿揍。这还没完，期末老师写总结，说
我上课爱讲话，这让父亲再次找到了我
没考好的理由，先黄荆条子抽一顿，再在
小凳子上跪半小时，每次都是母亲看不
下去了才救我于苦海。父亲喜欢养鸽子，
有一次我恶作剧地吃了他两枚鸽蛋，气

得父亲使用黄荆条子还不解气，还拿出
缝衣针，扬言把我贪吃的嘴缝上。

父亲爱好广泛，吹拉弹唱、篮球作文
都很棒，是大家眼里公认的能人。不过在
那个年代，他所有的情趣爱好都没机会
展示，工作和心理压力也很大，唯一能让
他发泄的，就是手上的那根黄荆条子。

我和小几岁的弟弟在父亲的黄荆条
子中慢慢长大，也许是心里留有阴影，我
们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舍不得施以拳头，
孩子有过失或考试成绩差了，绝不会单
纯以黄荆条子去解决。但实事求是地说，
因为没挨揍，我们的孩子比起当年的我

们多了几分顽劣，少了几分谦恭。
那天，满脸沧桑的父亲突然主动

提起小时候喜欢动手打人的原因。父
亲说我的婆婆爷爷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他们没有文化，却教育出了多才多
艺的父亲，父亲从小就懂得生活来之
不易，唯恐我们兄弟不学好，所以稍有
差池就急得动粗。面对日渐老去的父
亲，我相信他说的全是肺腑之言，黄荆
条子也是满满的爱啊，是那个年代家
长表达关爱的另类方式。现在想起那
种疼痛感，却有一丝苦涩的温馨和伤
感的甜蜜。

黄荆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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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亲恩

因幼时患耳病导致听力受损，我不
能像正常人那般聆听世界，只能通过看
别人嘴唇，辨识对方说话的内容，因此
我无法接打电话，与人用手机交流只能
通过短信、微信、QQ联系。

那年大地震后，失去家园的我孤身
一人到异乡打工，务工的单位给我们统
一安排了住处，可每月工资才 600 多
元，微薄得连自己起码的生存都难以维
持，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穿行于繁华的
异乡小镇，一路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
映照着我的无奈和愁苦。离家两个多
月，父亲常常发来短信，安慰、劝导，陪
伴我熬过最艰难最灰暗最压抑的日子。

“珍惜工作机会，希望你能够在平
凡的生活中收获不平凡的幸福！”“人这
一生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就
像一杯咖啡里没放糖，喝起来总是苦涩

的。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
起来的。”这是父亲短信中常见的内容。

每逢节假日的头两天，父亲必定会
发来短信：“都回来吃饭!”或者是“想吃
啥？我和你妈给你做。”父亲的短信，使
我渐渐明白：一个男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是多么的不易，父亲的短信更像是人
生路上的一位良师，让我懂得感恩、也
让我变得坚强而乐观。

2009年寒冬腊月，气温陡降。还没起
床就收到了父亲的短信：“天冷，穿厚点！”
5个字让我模糊了双眼，我知道，双眼高
度近视，70多岁的父亲用手机发几个字
的短信，也要用几分钟的时间，他的舐犊
之情都浓缩进了这5个字里！

如今，我在家乡县城工作。父亲的
短信仍然不时飞来，对我仍像一股暖
流。父亲满头的银发、微驼的背脊，随着

短信浮现在我眼前。我当然明白：牵挂
是父爱的基因，不管我的年龄有多大，
在父亲眼中，我永远是那个需要照顾和
关爱的长不大的孩子，是生命中不可缺
少的情感。

今年春节团聚时，父亲拉着我的手
说：“我 80 岁了，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啊。虽然你现在工作稳定了，可是你工
资太低，耳朵又听不到，要真正生活，还
会遇到很多困难。你不要轻易放弃和抱
怨，要敢于面对，坚强对待……”

转过身去，我泪流满脸。父亲啊，多
少年来，我从来都是生活在你的关爱里，
永远也没离开过父亲心里的那方天地。

现在，我们父子之间依然喜欢互发
短信，对我们而言，短信是保鲜膜，使亲
亲之情日日新鲜，短信是催化剂，使天
伦之乐的美酒愈陈愈香。

父亲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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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行吟

我在这里伫立了千年。
千百以来，虽然几经战火

几经搬迁，我始终站在绵州这
块土地上不离不弃。不为别的，
只为中华文化长卷中你那闪亮
的名字——欧阳修。不为别的，
只为绵州人赐给我的响亮的名
字——六一堂。

悠悠的涪江绵绵不绝，仿
佛在吟唱着绵州人那支永远的
歌。南湖畔的风轻柔曼妙地吹，
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讲述一个永
远也讲不完的关于绵州儿女的
故事。而我，依旧不舍地在这里
回眸千年、念你万遍。因为，我
的名字“六一堂”是你雅号的引
托，我承在着后人们对你永远
的纪念。

公元 1007 年 8 月 6 日，西
蜀名埠绵州城，一个幼小的生
命诞生了。从此，一位影响了中
华文化进程的人从这里走出，
这个人就是你——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
士，1007 年 8 月 6 日生于绵州
（今绵阳市涪城区），北宋杰出
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世
称“一代文宗”“千古文章四大
家”“唐宋八大家”。

“某不幸，少孤，先人为绵
州军事推官时，某始生”这是你
在《七贤画序》里记下的在绵州的
这段经历。字里行间对童年的回
忆，对父母的追忆，对故乡绵州的
怀念溢于言表。至今在绵阳民间、
在你生活和任职过的地方，“欧母
划荻”和“欧阳修苦读”的故事家
喻户晓，代代相传。

自古以来，我脚下的这片
土地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有多
少耀眼的名字从这里升起又闪
耀在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的星
河。如果说父母的家风家德启
蒙了你善良端正的品行，那么

《七贤画序》里先贤们的遗风更
影响了你的一生。

你的一生孜孜不倦。你组
织编撰了《新唐书》，攥写了《五
代史》《集古录》等鸿篇巨著，为
中国史学和金石学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你的一生唯才是举。你培

养了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曾巩等文坛巨匠，举荐了张载、
程璟、包拯、司马光等备受后世
敬仰的名宦大儒。千古伯乐只
一人，只留得后生们几多赞美
又几多感叹。

你的一生文采飞扬。你领
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
了一代文风，将中华文化继盛唐
之后推向了又一个盛极之巅。千
百年过去了，人们还惊叹于你领
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群
星灿烂，还乐道于《醉翁亭记》的
豁达乐观，还感叹于《秋声赋》的
警世苍凉。而你在《蝶恋花》中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那段文字，
又勾起了多少人的情愫，触动了
多少人的文思与遐想。

你的一生政绩卓著。在北
宋王朝波云诡谲的时代，你主
张变革，倡导廉政，加强吏治，
你的功绩永载史册。后因庆历
新政变革被贬，但你与民同乐
发展生产的旷达情怀无不彰显
着政治家的风范。

“循声父传子，贡举著文
章”。千百年过去了，人们任在
诵读你的华章，赞美你的功绩。
而你对于今天的绵阳人来说，
又总是多了一份自豪与怀念。
你出身在天府之国绵州，你一
生高风亮节，才华横溢，达观天
下，怎不叫后人把你敬仰！我将
在今天美丽富饶的绵阳这片土
地上，再伫立千年万年，把你的
精神传承，把光辉灿烂的中华
文化世代传扬！

欧阳修于宋熙宁五年闰七
月二十三（公元 1072 年 9 月 8
日）卒于颍州，享年 66 岁。不
久，绵州人建“六一堂”纪念他，

“六一堂”在其后数百年间因动
乱屡废屡建。现绵州“六一堂”
位于南湖之畔，为纪念欧阳修
的标志性建筑。

（此文已拍摄为电视散文，
并在多家电视台、卫视和网络
播出）

六一堂歌

1977 年 6 月，年满 60 岁的
父亲办完退休手续，本该从此
安享晚年，却在白马藏区密林
中突发脑溢血去世。不经意
间，父亲去世已 40 年了。每年
父亲节来临之际，我就特别想
念父亲。

父亲出生在三台县安居
镇，他十几岁就给地主当长工，
三台县解放时，他已 30 多岁
了。1951年，他与曾经在地主家
当童养媳的我母亲结婚，母亲
当时才 18 岁。我于 1952 年出
生，1955年又添了妹妹。由于当
地人多地少，普通百姓一天只
能吃两顿菜稀饭。1958年夏天，
发生严重旱灾，村里已有人饿
死。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当年
8 月，父母带上我和妹妹辗转
来到大山深处平武县城龙安镇
谋生。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人，到
处打零工，什么活儿都干过。
1961年，平武县伐木厂招工，父
亲报名参加，从父亲有了稳定
工作，但得到遥远的白马林区
从事繁重的伐木工作。

那时，工农业建设急需大
量木材，伐木厂生产任务很重，
因此，父亲平时很少回家，只有
每年休探亲假时才能回到县
城，好好休息十来天。他每年
休假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
福的时光。他不仅带我沿着古
城墙登上北山观赏山下古镇
的美景，而且还带我游览酷似
北京故宫的报恩寺，而衙门口
的李家茶馆，是他每天必去的
地方，每天一放学，我就到李家
茶馆找父亲。

父亲有喝早茶的习惯，称
之为“吃树叶子稀饭”。每天早
上天刚亮，他就到李家茶馆喝
茶。据说，李家茶馆明朝清朝就
有，县城里一些达官贵人常来
此品茶。上世纪六十年代，龙安
镇最繁华的商业区只有武庙口
至衙门口李家茶馆这段街道，
店铺林立，非常热闹，不仅离县
党政机关很近，新华书店也在
旁边。当时的李家茶馆是个四
合院，中间有个天井，楼上是客
房，楼下是茶馆。除了南来北往

住宿的旅客外，每天到此喝茶
的、摆龙门阵的、听评书的、说
媒谈生意的、算命的，络绎不
绝，客人相互的招呼声，跑堂的
吆喝声，各种小贩的叫卖声，使
李家茶馆从早到晚人声鼎沸，
这与父亲长年累月工作、生活
在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一比，
真是天壤之别。热闹的氛围里，
父亲不仅能悠闲自在地品茶
听评书，而且还能见到多年前
的患难朋友、熟人和伐木厂的
工友。那个年代茶馆里一碗绿
茶3分钱，花茶是5分钱。只要
见到朋友或熟人进茶馆，父亲
立马就会起身，热情地打招
呼，吩咐跑堂的沏茶。父亲付
了茶钱，相互之间一阵寒暄之
后，桌上的盖碗茶已沏好。于
是父亲便与他们边喝茶边闲
谈或听评书。

那时我正在读小学，中午
一放学赶紧背起书包跑到茶
馆，先是急急忙忙喝几口“加班
茶”（当地土话，即沏好后被人
喝过的凉茶）解渴，然后靠在父
亲全神贯注听评书。父亲怕我
饿肚皮，掏出五角钱叫我过街
去买吃食，于是我拿着钱到对
面“史饼子”小食店，买个热乎
乎的空心椒盐烧饼，一转身又
花钱在小摊上将烧饼里装上
卤肉或蕨根面，很快回到父亲
身边。这一来回，一碗香喷喷
的茉莉花茶已沏好。那茶碗一
般是青花瓷的，上面有古朴典
雅的古人垂钓图，很好看。每
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在父亲慈
爱的目光下，一边惬意地吃着
烧饼，一边美滋滋地喝茶。现
在回想起来，那热乎乎的烧饼
里装着蕨根麻辣凉面或卤肉拿
在手上，咬几口，接着喝上一口
香气四溢的盖碗茶，那滋味儿
实在太美了……

后来我小学毕业，上山下
乡，然后当兵，1975年复员分配
工作，从此我与父亲见面的机
会越来越少。一晃，他离开我已
40年了。每当想起与他在老茶
馆里度过的童年时光，总是感
到无限的温馨和伤感。

父亲和盖碗茶

□

赵
建
国
（
江
油
）

凡人凡事

□何金芬（游仙）

父亲的每一根白发
都潜藏着岁月的沉疴
溯流而上
我能清晰听到他沉重的脚步
及微风深处锥心的叹息

记忆中，父亲辗转在凋敝的校园
用清贫与坚韧为孩子们开辟远方
闲暇时间，他奔波在贫瘠的田畴
用单薄的身躯耕耘

日子在明明灭灭中前行
多少无常蹲在必经的路口
潜伏成父亲接踵而至的愁肠
他的双鬓开始染白
逐渐头顶，细密铺排，层层浸染

如今，父亲离世十载
白发早已化为尘埃
回忆只能在脑海中释放
父亲，您能否看见我满眶的泪水
此时，正噙着您一生的沧桑

白 发

□何美然（平武）

云霓眷恋苍茫的雪峰
夜色裹不住妖艳的杜鹃
天幕升起一轮红月亮
相约今夜的磨子坪

两棵杜鹃 静默守望沧桑
树梢挂满痴情
挂满了红月亮，而你
在月亮之上

红颜在天幕
月晕中一把古琴
群星按下琴键
嘹亮天宇一帘幽梦

虎牙磨子坪

□上邪花妖（绵阳）

他爱在江边散步。牵着我捡回来的狗
那狗很听话，从不对他狂吠。
他会在栈道的长椅上，看夕阳落尽
偶尔扔出石块，小狗会挣脱
又从老远的地方，将石块拾回来。

我承认，在他们每日重复做这事情时
我是江畔渔客，冷漠地守着鱼钩
不断从水中拉出空无
连最后一下抛竿，都没有勾住佝偻的背影。

父 亲

磨
子
坪
雪
山
映
杜
娟
（
何
美
然
摄
）


